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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罗长江，1950 年生，国家一

级作家，湖南隆回人，现居张家

界。出版有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

五部曲》等著作 20 余种，有作品

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获湖南文学

艺术奖、毛泽东文学奖、湖南省

“五个一工程”奖、全国自学成才

奖等。

湘江周刊：写作现代史诗型

的长篇叙事散文诗，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不夸张地说，您在做一件

别人还没做过的事情。开先河，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莫大的

勇气。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长

篇叙事散文诗写作？

罗长江：我写长篇叙事散文

诗《大地五部曲》，一是我认为散

文诗不是只能“短”，也可以“长”。

尽管精短是散文诗的通常形态，

但不等于散文诗只能精短。国外

诗人、作家如洛特雷阿蒙的《马尔

多罗之歌》，卡尔维诺的《隐形的

城市》，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

纪德的《地上的粮食》，佩斯的《远

征》等，都是长篇叙事散文诗的玑

珠之作。二是对中国散文诗曾经

误入歧途严重不满，试图从内容

到形式来一场颠覆式的革命，以

期或多或少改变散文诗在人们心

目中的固有形象。

在中国现代诗发展史上，中

国散文诗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

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是最早与

世界诗歌发展同步且处于高峰的

创作。但是，种种缘故导致《野草》

的精神传统未能发扬光大而成为

中国诗歌特别是散文诗的一贯主

流。越到后来，散文诗越发成为陈

旧的浪漫主义诗风与趣味的重灾

区，各种轻吟漫唱、风花雪月、自

我私我、滥情矫情、无病呻吟的小

情小调小摆设，单调单薄的颂歌

或牧歌，成为相当长时间里散文

诗写作的时髦与程式。

文学创作本来就应该是万紫

千红。冰心可以写她的繁星春水，

郭风可以吹他的山野叶笛，柯蓝

也可以弄他的早霞短笛。但是，若

把他们的写法误导为散文诗的正

宗，或者说这才是散文诗，就是散

文诗的悲哀了。直到有了彭燕郊、

昌耀的创作实践，中国散文诗才

真正接续了《野草》传统并有所开

拓发展。

我是忿然于散文诗在中国的

尴尬处境，非要给中国散文诗争

一口气。既然是探索是实验，自然

期待见仁见智的各种批评。

湘江周刊：著名评论家谢冕

先生说，“罗长江是一位有准备的

作家。这些长时间的、多种文体的

写作，加上‘熟读’了关于大地的

经历和经验，这些可贵的积累，都

集中到这部鸿篇巨制来了”。请说

说您的准备。

罗长江：从上世纪 80 年代伊

始，我就涉猎叙事散文诗写作了，

“五部曲”之前，我就发表过长篇

叙事散文诗《云水之乡》，加上有

长篇小说、长诗、长篇报告文学、

长篇传记文学、散文、戏剧、电影

剧本等多种文体的历练。当然更

重要的是生活、艺术和思想沉淀

方面的积累。

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写作者，

都揣有一个艺术梦想，陈忠实希

望写一部能够安妥灵魂的书，于

是有了《白鹿原》。而我，选择长篇

叙事散文诗写作来成就我的艺术

梦想。

省作协主席王跃文称《大地

五部曲》“具有令人叹服的文学雄

心和勇气”，究其实是“霸得蛮、不

信狠”之湖南骡子性格驱使下，挑

战散文诗也挑战自我，以期实现

艺术梦想的一场竞走式跋涉。

湘江周刊：谢冕先生在序言

中称《大地五部曲》“是关于大地

的 伟 大 交 响 曲 ”，足 可 见 评 价 之

高 。五 大 卷 ，题 材 覆 盖 了 乡 土 文

明、民族战争、旧城改造、环境保

护和人类梦想。叙事散文诗涉足

这么多的宏大题材，此前似乎并

无先例可循。书中无所不在的湘

西风情和中国意象，确立了这一

交响乐章的基本主题。您是基于

什么样的初衷，倾心构建您的“大

地”版图，做一名植根湘西的大地

歌者呢？

罗长江：一著名学者痛感中

国作家有土地意识，而少有俄罗

斯作家的大地意识和大地精神，

这是促使我着手以“大地”为主题

的主要动因。

百度“大地”：地球表面广阔

的土地。我眼中的“大地”是植根

我的母土——大湘西的大地：怀

想一座村庄的美丽与沧桑（《大地

苍黄》），还原一场昨天的战争与

国家记忆（《大地气象》），见证一

条 老 街 的 前 尘 与 今 生（《大 地 涅

槃》），托出一群峰林的瑰丽与神

秘（《大地芬芳》），聆听一曲“天地

人鸟”的交响（《大地梦想》）……

视野所及，则覆盖到中华大地乃

至地球上凡有人类痕迹的所有地

方，并致力彰显大地精神、中国底

色和人类意识。当然也试图颠覆

散文诗固有模式和形态，让散文

诗如同大地般丰繁、辽远、斑斓与

磅礴，呈现出大地般的泥土感、厚

实感、起伏感、宏阔感、美丽感和

沧桑感。

我想提醒人们：散文诗不只

是短笛轻吹还可以黄钟大吕，不

只是小桥流水还可以大江东去，

不 只 是 云 淡 风 轻 还 可 以 携 雷 挟

电，不只是流萤几点还可以星空

璀璨，不只是浪花几朵还可以沧

海横流，不只是雪泥片石还可以

苍茫大地。

湘江周刊：您在张家界奇山

异 水 间 已 经 写 作 、生 活 了 30 余

年，一直将目光投向基层和火热

的生活，创作的反映旅游扶贫的

长篇报告文学《石头开花》，获我省

“ 梦 圆 2020”专 项 文 学 创 作 一 等

奖，今年年初又斩获第二届湖南文

学艺术奖·毛泽东文学奖。这片土

地是如何影响了您的创作生涯？

罗长江：在今年元月的北京

研讨会上，王跃文主席说：“罗长

江是张家界建市之初从老家邵阳

调过去的。张家界从‘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世外仙境，到‘三千奇峰，

八百秀水’誉满天下，成为全球闻

名的旅游胜地，罗长江既是见证

者，也是参与建设的拓荒者。他是

被 张 家 界 这 片 土 地 所 成 就 的 作

家。”我非常认同这一说法。我热

爱和感谢这片奇山异水，感谢大

湘西这片土地对我的滋养！

湘江周刊：《大地五部曲》结构宏

大，内涵丰富，构思和写作过程，能够

和读者分享一下么？

罗长江：大地主题、人性思考和

灵魂抒写，大地精神、中国底色和人

类意识，是我为“五部曲”写作确定的

基调；五部作品分别对应“五行”金木

水火土的构想，则是着意彰显中国底

色的一种预设与生成。

写作过程中，先是第一部《大地

苍黄》在《芙蓉》杂志顺利发表，主编

告诉说很快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好

评如潮，令我信心大增。第二部《大地

气象》在《西北军事文学》选载了几十

个页码，中国散文诗理论终身成就奖

得主秦兆基先生，引用爱默生初读惠

特曼《草叶集》时所说的一句话相赠:

“我在一个伟大的文学生涯开端迎接

你”，想想就诗意和美好得不行。接下

来，省文联等四家单位为这两部作品

举办研讨会，《创作与评论》杂志随后

推出这两部作品的评论专辑，二者如

同加油站和助推器，激励我一鼓作

气，完成了后三部的写作。

湘江周刊：我看到《大地苍黄》成

稿于 2010 年 5 月，真正是十年磨剑，

十年如斯。写作《大地五部曲》板凳一

坐十年冷，在这个浮躁的快餐化时

代，这种创作心态何等的弥足珍贵。请

问写作过程中的最突出感受是什么？

罗长江：辛苦并快乐着！应该是

2018 年吧，有一个专访《罗长江：挑战

极限的文坛独行侠》挂到网上。我家

孩子见到了，一是担心这么旷日持久

又挑战极限的写作，身体是否吃得

消？二是担心目标定得这么高，万一

落差太大，心理能否承受？我于是回

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如果说当年

在农村玩命地写作是基于改变命运

的渺茫指望，那么，现今我之与文学

厮守，则完全是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最

大化。我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电

光石火，天马行空，内心淡定而充盈，

写作过程中每当跳出一些好的想法，

解决了一些高难度的难题的时候，那

种对自己创造力和价值感的一次次

确认，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惬意

和快感，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状态和境

地。其实，写作于我，最大乐趣是享受

这种堪称漫长的创造过程。”

富于挑战的写作无疑是有难度

的，是辛苦的，但也同时享受到了这

种创造性劳动带来的自足、美好和快

乐。当你意识到在做别人没有做过的

事情，一种庄严感、自豪感和价值感

油然而生。

湘江周刊：有评论称您是“长篇

叙事散文诗的开拓者”，您觉得自己

做了哪些开拓性的努力？

罗长江：王蒙先生在《文体学丛

书·序言》中称：“文学观念的变迁表

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

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

现为文体的怪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

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体个性的成

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

痛感于中国散文诗写作曾经的

种种流弊，我的“野心”是做一名文体

作家，试图通过内容上摄取重大题

材，熔铸史诗品质；结构上五部作品

各异，构建大地交响；形式上“跨文

体”，穷尽散文诗写作的种种可能；语

言上坚持诗性书写，彰显散文诗的本

质属性；思想上体现最深切、最深入、

最深沉的精神运动——为长篇叙事

散文诗蹚出一条新路而尽其绵薄。

概言之，我所做的努力，就是使

劲打开还散文诗以自由精神的大门

和通道。

湘江周刊：《大地五部曲》对艺术

创作的启示，不仅在于它的博取，更

在糅合，使之进入化境。能否以这部

作品为例，说说开拓性努力的具体表

现方面？

罗长江：以内容为例，将丰繁、复

杂和辽远的社会生活场景引入叙事

散文诗写作，必然带来题材的重大，

内容的厚重、深沉和宏阔。我抱着挑

战不可能的念头，试 图 将 不 宜 入 散

文诗的题材写成散文诗。比如用散

文诗正面写一场浩大战争，写一条

老街在旧城改造中的命运沉浮，都

是犯忌的，没有先例的。叙事散文诗

的本质是诗。百万字的大体量，一以

贯之保持诗性特征无疑是最大的挑

战。我对五部曲的题材、架构、跨文

体、思想厚度有一个基本的估量，但

如果诗性上出了问题，就全盘皆输

了。所以，第二卷《大地气象》写战争，

为解决诗性这一难题几易其稿，时间

跨度长达 8 年。

编辑家、评论家邹岳汉先生一直

处于中国散文诗前沿地带，阅诗无

数，老马识途。他说：“作为一部成功

的叙事散文诗作品，根本性的标志就

是其诗性的纯粹与浓度。罗长江深谙

此道，其叙事散文诗是地道的诗意的

书写。”他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以形式为例，“跨文体”写作可说

是放开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天足，从观

念上为散文诗彻底松绑，还散文诗以

自由精神的，且越走越远的一次大胆

尝试。

散文诗是散文和诗的混血儿。从

散文这一块来讲，我除了容纳文学散

文，还吸纳了神话、童话、民间故事、

戏剧、小说、电影、纪实文学、口述历

史等叙事文体；再就是吸纳了非文学

的话语样式，诸如新闻消息，现代媒

体中的博文、跟帖、简书，应用文类的

日记、书信、短评、电报稿、布告、祭文

等。从诗这一块来讲，除了容纳中国

古典诗词、分行体新诗、日本俳句，还

吸纳了民歌、童谣、巫歌傩曲、套曲

等。所有这些形态各异、美学特性和

功能不同的文类，经过移植、重组、嫁

接、改造、揉搓、穿插等，成为整体意

义之散文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湘江周刊：您刚刚提到“跨文体”

写作，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大

地五部曲》中，什么都可以借鉴，什么

都可以移入，什么都可以搬取，各种

文学文体的生命基因、艺术优势与精

神气质都可以发掘与涵容，从而形成

葆有散文诗主体属性的，多元、开放、

自由的艺术集合体，是“大心灵书写”

或“诗性总体书写”的产物。

罗长江：是的，可以这样理解。资

深诗评家唐晓渡说，《大地五部曲》让

他大感震撼，他认为这震撼固然和其

体量有关，但真正让他感到震撼的是

这部作品的恣肆汪洋、元气淋漓，既

是一个结构宏大、肌质复杂的语言织

体，又是一个能量充沛、辐射着巨大

生机和活力的自在生命。兼有如此质

量和体量的当代作品，在他的阅读视

野中，还当真是凤毛麟角。这一文本

的内涵，早就大大撑破，或者说溢出

了通常所谓“散文诗”概念的外延。如

果一定要对其进行某种总体定性的

话，可以说这正是许多诗人作家梦寐

以求的“大心灵书写”或“诗性总体书

写”的产物，一个兼具复调和复合性

质的超级文本，云云。当自己的艺术

追求与探索得到印证与认可，没有比

这更欣慰的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丹

诗人、作家罗长江的长篇叙事散

文诗《大地五部曲》自去年 11 月出版以

来，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热度不减。

该书不仅当选民间推举的 2021 年

度中国散文诗十件大事之一，罗长江

也因此名列第八届中国诗歌春晚 2021

年度“十大散文诗人”榜首；《文艺报》

《文学报》等两大文学类主流报纸分别

刊发大块评介文章；光明日报社主办

的《博览群书》杂志，今年第一期刊发

了“由《大地五部曲》想到的”为题的评

论专辑；《散文诗》杂志今年为《大地五

部曲》开辟评论专栏，每期刊发一线评

论家的文章。

《大地五部曲》皇皇百万字，共五

卷，由《大地苍黄》《大地气象》《大地涅

槃》《大地芬芳》《大地梦想》五个部分

组成。五部曲庞大高亢的联袂组唱，不

仅反映了罗长江的创新精神，还表现

了他建构全局的把控能力，汪洋恣肆

的才情睿思，及开阔高远的艺术视野。

“五个恢弘的乐章组成了关于大地的

伟大交响曲。这位来自湖湘大地的诗

人，终于把‘野草’培成了树林，把一曲

乡间的叶笛奏成了博大恢弘的黄钟大

吕……以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完成了

一次跨时空也跨文体的大超越，圆满

地到达他所憧憬的表现重大题材与熔

铸 史 诗 品 质 这 一 重 大 的 创 作 蓝 图 。”

（谢冕语）

创新散文诗文体，是罗长江的自

觉追求。《大地五部曲》开辟出散文诗

的一条新路，也是他从初心出发收获

的硕果。近日，记者与罗长江做了一次

深度访谈——

湘江周刊：罗老师，我们注意到了

各种评论专辑和专栏的“编者按”，以

及诸多评论文章对这部作品的推崇，

认为《大地五部曲》的问世，将散文诗

超拔到一个崭新高度，是当代散文诗

的重要成果。

罗长江：《大地五部曲》作为一种

探索性写作，有幸受到业界关注，可能

与突破了散文诗的原有边界，提供了

一个“散文诗还可以这样写”的文本有

关。

比如《诗刊》主编李少君说，散文

诗原来被认为不适合重大题材，但《大

地五部曲》写得开阔瑰丽，气势如虹，

包容大气，经罗长江这样一番开拓，说

明散文诗同样可以书写生生不息的人

民史诗。他由此追溯到宋词经苏东坡

改 造 、革 新 与 创 新 ，把 言 情 言 志 一 结

合 ，词 品 提 高 了 ，天 下 一 切 无 不 可 入

词，词境变开阔了，宋词终于取得了与

唐诗同等的地位。

湘江周刊：散文诗是一种特殊的

文体，散文为其形态，诗歌为其灵魂，

是不分行的诗。在人们的印象里，处于

边缘化的散文诗很少引发过这么高的

关注度。请问您是怎么看的呢？

罗长江：散文诗不是文体不行，是

早些时候我们的写作者把散文诗弄成

一种小摆设、小格局、小气度而自降品

格了。也由于社会对散文诗的误解，使

得它逐渐被边缘化了。

近些年，一批实力派散文诗人卧

薪尝胆，带动我国散文诗质量大幅度

攀升。散文诗只要放开天足，效法苏词

变革与革新，完全可以凭实力与分行

体新诗平起平坐。希梅内斯、纪德、泰

戈尔、佩斯能把散文诗写得获诺奖，中

国散文诗人为什么就不能大有作为？

散文诗同样可以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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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写作者，都揣有一个艺术梦想

3 做一名植根大湘西的大地歌者

4 我的“野心”是做一名文体作家

5 最大乐趣是享受这种堪称漫长的创造过程


